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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洪世键：

第十二届福建省政协委
员，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
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
中心主任，中国木偶皮影艺
术学会副会长。曾荣获“全
国文化产业工作先进个人”

“文化创新提名奖”“福建省
新长征突击手”“泉州市优
秀人才”“泉州市劳动模
范”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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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南，想夸一个人有灵性，会说这
个人很“活骨”。洪世键就是一个“活
骨”的木偶剧演员：说着一口纯正的普通
话，说话时，手还时不时地跟着律动。

采访的地点就约在洪世键工作的地方
——泉州市木偶剧团。当天，洪世键一整
天都在排练《水漫金山》，其实，这出戏
他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次、练过多少次，
哪怕闭着眼睛，手指都能演绎出每一条丝
线的挑动。

洪世键说：“木偶本身是没有生命的，
而演员就是木偶的灵魂。”他眼中最幸福的
事就是——“跟着木偶慢慢变老，当自己老
态龙钟时，木偶还能活泼地舞动着。”

■ 有梦想

1978年，洪世键被正式招入福建省
泉州市晋江市提线木偶剧团。

从那一年起，那个爱好文艺，从小就
在家乡戏棚下，痴痴地看提线木偶表演的
小男孩，自己也能拨动丝线，让手中的木
偶鲜活起来。

提线木偶戏，闽南人称它为“嘉礼
戏”。从上空提线操控或藉缚在控制器上
的细线而操纵的木偶形体，在简单的提线
木偶上，腿、手、肩和耳以及脊骨底部各
缚上绳一根，少则 30多条线，多至 50
条，表演技术难度大。

日复一日，洪世键练得格外起劲。拿
着提线木偶，就如入其境，或唱、或做、
或念、或打，一人一偶，喜、怒、哀、
乐，有棱有角，有形有色。学了不久，他
就开始演小生，扮演许仙。

但好景不长。当时，一个晋江就有高
甲、杂技、掌中木偶、提线木偶4个团。
特别是提线木偶，泉州已有一个，组织上
便决定解散晋江提线木偶剧团，保留晋江
掌中木偶剧团。

“那时，给我们这些晋江提线木偶剧
团的团员提供了不少出路，像供销社、水
产局、商业局、粮站等‘紧俏’的部门也
能进。”洪世键说，他忍不住一遍遍问自
己，真的忍心放弃这小木偶吗？

思索了一天一夜，年轻的洪世键决定
坚守自己的梦想，选择进入晋江掌中木偶
剧团。但是，提线木偶与掌中木偶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剧种，洪世键很快发现自己与
别人有差距。

“别人比我出色，我得比别人勤快。”
洪世键这么告诉自己。于是，他一边学
习，一边当演员，一边打杂。

“那时候，剧团需要常年到省外演
出，平均两三天就有一个演出，所有的道
具包括笨重的舞台铁架都得我们自己
扛。”洪世键回忆道。

其中，布灯是剧团演出前的一项重要
准备工作，也是一件苦差事。每回演出，
舞台搭起来后，前后左右要布上几十盏
灯，面光、侧光都要精细对位，得刚刚好
照到演出的木偶。因此，常常夜深了，洪
世键还在忙活。

在剧团里，洪世键当出纳、总务，还
兼任团支部书记。年纪轻，“脚手捷利”
（闽南语，意“手脚麻利”），“目头巧”
（闽南语，意“脑袋聪明”），事情做得
多，成长也特别快。一段时间下来，他练
就了坚毅果敢的性格和做事高效的本领。

22岁那年，洪世键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有老同志这样评价他：“没有什么是
洪世键想做但做不到的。”而做得到，靠的
就是比别人多的那一点“敢”与“拼”。

■ 敢打拼

“洪团长，我们获奖了，获奖了！”
1999年的一天清晨，正在剧团里紧张制
作剧目道具的洪世键，从同事的呼喊声
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五里长虹》获
得了第九届文华新剧目奖，实现了中国南
派布袋戏历史性的突破。

那一刻，洪世键独自走到走廊尽头，
靠着墙角，流下热泪。剧团的演职人员找
到他后，大家紧紧相拥，抱头痛哭，“洪
团长，你真不容易！”

洪世键确实不容易。1997年，32岁
的他临危受命，升任晋江市木偶剧团团长
时，当时偌大的剧团只剩下5个人，演着

“老掉牙”的传统剧目，舞台上挂着几条
破旧的天幕，打着几盏微弱的灯光，坐在
后排的观众甚至看不清舞台。木偶发霉
了，后台也只剩一支笛子、一把二胡，琵
琶已经拨不响。洪世键现在回想起来，还
是一阵心酸。

“剧团要崛起，必须排出高质量的剧
目！”为了剧团的未来，从不求人的洪世
键开始四处求人，找朋友、拉赞助，相继
整理创作编排了 《五里长虹》《清源仙
女》《金星花·小萝卜头》等多个剧目。

洪世键的这一举动，得到全团的赞成
和支持，老艺人对他说：“你尽管做你的
事，我们支持你。”深受感动的他暗下决
心：一定要干出成绩。

“找人才、找市场、树品牌、出效益
……”洪世键思路清晰，敢想敢干。不到
两年时间，他带领剧团走出了经济困境。

2000年秋，在第三届中国泉州国际
木偶节开幕式上，晋江市木偶剧团排演的
《五里长虹》作为唯一的演出剧目被搬上
了舞台，刮起一阵充满闽粹特色的文化

“旋风”。
那场演出很成功，谢幕时，所有观众

起立鼓掌。但面对如此火热的“大阵
仗”，洪世键兴奋之余，找到了剧目导演
庄长江，搂着他的肩膀说：“这出戏，我
们还要再打磨锤炼，全力做成精品。”

正因为洪世键的较真，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的领导看上了剧团，邀请剧团合作
打造52集木偶电视连续剧《白玉堂》，给出
的理由是：剧团有开拓进取、精益求精的精
神，木偶形象精美，表演艺术堪称一流。

这个“小插曲”让洪世键激动不已。他
明白，在十年未能推出创作演出剧目的情
况下，剧团一直都在“吃老本”，经费非常紧
张，能拿下这个大项目，不仅缓解了部分经
济压力，也是对全团演职人员的鼓舞。

2014年，洪世键调任泉州提线木偶剧
团任职副团长的同时，还兼任晋江掌中木
偶剧团团长，从事两个木偶剧种的表演和

管理。
700 多出传统剧目，300 多支曲牌唱

腔，400多场精彩演出……如今，每年泉州
的提线木偶戏，已被这一串串数字所概括。
折射而出的，是堪称火爆的演出场面和良好
的社会效益。

泉州提线木偶戏精湛的表演技艺已成为
我国悬丝傀儡艺术优秀的珍稀范本，先后被
联合国列入传统民间表演艺术数据库、南南
合作网木偶艺术项目示范基地。2008年 8
月8日，泉州提线木偶戏《四将开台》还亮
相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

去年，泉州市木偶剧团的神话剧《火焰
山》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
作品——“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

■ 勇担当

2020年11月8日，江苏省昆山市张浦
镇第二小学的上空，鼓乐喧天。

“俺是小沙弥，两个亲兄弟……”方寸
之间，演员们将小沙弥打扮的木偶敲铎念
经、风雨中赶路的慌急情状表现得惟妙惟
肖，妙趣横生，动作间的大开大合均落于音
乐唱腔节奏之中，令人叹为观止。

台上，正在上演的是泉州市木偶剧团排
演的《小沙弥下山》。台下，数百个孩子关注着
台上木偶的一举一动，时而惊呼，时而大笑，
老师们也纷纷鼓掌叫好，尽管数九寒冬中场
地没有任何供暖设备，但依然是一片欢乐。

经典传承的星星之火也从这里燃起。洪
世键深知非遗传承路的漫长，但他未曾有过
一丝的犹豫和动摇，坚持带头把非遗进校园
活动做在前头。

在洪世键看来，孩子的眼睛是“摄像
机”，耳朵是“录音机”，大人们在舞台上演
什么、唱什么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

2010年，洪世键曾在晋江策划了“百场
木偶进百校”活动，到校园里进行公益演出。

市场是传承的最好平台，没有市场何谈
传承？2016年，洪世键修缮了泉州市木偶
剧团的旧址——通政巷24号泉州嘉礼馆，
并以每周4至6场、全年200多场的公益表
演形式推出，既迎合了“旅游+”背景下市
场的转型升级，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市场，又
丰富和创新了非遗传承的形式。

“泉州嘉礼馆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洪世键说，节假日期间，馆内 70多个座
位，能在1分钟内坐满，没有座位的观众也
几乎站满了馆内的所有空地，最高峰时一天
接待了四五百人。

如何让非遗更好地走到群众身边，走进
群众心里？带着这样的思考，洪世键带领剧
团在原有数十台剧目的基础上，创排了《卢
俊义》《铁窗蝴蝶》、复排了《火焰山》等新
戏，又录制了《争做文明泉州人》防疫微视
频，在全国京沪高铁、沪深高铁等14条高
铁路线和客车路线上循环播放，覆盖北京、
上海、天津、河北、香港等23个省份及地
区，每月受众量达到4700多万人。

“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表达人民群众
心声的新剧目，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洪
世键说，虽已接近年关，但演出计划已经排
到了大年三十。

“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让世界为之
倾倒，走向世界的融合创新又赋予传统技艺
以新的生命。”这是洪世键看来对文化自信
的最好诠释。

言语间，洪世键满脸笑意，流露出对提
线木偶艺术由衷的喜爱。他说：“在更迭的
时光中，有许多传承了上百甚至上千年的传
统技艺正在逐渐走向消亡。泉州提线木偶戏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希望更多年轻
人能加入到非遗保护的项目中来，将我们的
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展现给世人。”

■ 谋发展

这么多年，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洪世键带
领剧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我是想让这些弥足珍贵的民间文化遗
产活起来、传下去。”从泉州到福建，从福
建到全国，从全国到全世界，洪世键边表演
边调研，2018年成为第十二届福建省政协
委员后，他更是以海量的文字数据为样本，
形成了多件提案。

洪世键说，政协委员的身份让他心中多
了一份使命感，心更是一下子通透敞亮起
来。同时，让作为艺术工作者的他，对文化
传承、市场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判断。

近年来，洪世键十分关注艺术人才培
养、民间职业剧团生存以及红色文化教育方
面的问题。

围绕福建存在的艺术创作水平缺少高
峰、专业创作人才缺乏等问题，洪世键提出
了与高校合作定向培养或选送培训、组织艺
术家“走出去”等建议，得到了省里有关部
门的积极回应；针对民间职业剧团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他提出了搭建优质平台、举办民
间职业剧团展演等建议，以助推营造良性健
康的艺术行业生态环境。

对于红色文化教育，洪世键在调研中发
现，有些青少年对国家、人民、英雄、烈士
等概念认识模糊、肤浅。“要在青少年学生
中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通过开展讲座、课
程、辅导等工作，利用校园网络、微信、微
博等媒体，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
式，提高教育实效，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
青少年成长的全过程。”洪世键说道。

如今，在文化全球化、传统艺术国际化
的视野下，木偶戏又该如何振兴？

洪世键开创性地在香港策划设立了“木
偶艺术传播交流中心”，被列入全国十项

“对港澳文化交流重点项目”之一。
2018年，洪世键承办国家艺术基金人

才培养资助项目“全国提线木偶戏培训
班”，无私向全国同行传授技艺。同年，他
又承办国家艺术基金“提线木偶数字化海外
传播推广”项目，不断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自己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感染
外国友人讲好中国故事。”一次次的闯出
去，让洪世键在中外木偶艺术交流的道路
上，再也停不下来。

木偶的欢乐，从自己到达他人，从中国
走向世界，洪世键还是那个挑动着丝线的大
男孩。

洪世键：木偶的灵魂
本报记者 王惠兵

采访洪世键，没聊几句，
他就拿出了许多木偶造型的娃
娃、冰箱贴、笔筒、面具等创
意小物件。“平时，我们经常
组织剧团里的青年演员到学校
里进行公益演出，演出结束
后，通常会和小朋友们进行问
答式互动，答对了就送这些小
奖品，没得到奖品的孩子有时
还会哭鼻子。”

我趁机追问，“为什么会
想到去做这件事？”

“时过境迁，文化传承人
都会老去，我希望尽己所能，
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木偶文化，
深耕木偶文化传承的土壤，让
木偶戏‘走下去’。”说着，洪
世键舞起了木偶娃娃，手中的
木偶顿时活了起来，他也欢快
得像个孩子一样。

排练、演出时的洪世键十
分严谨，而在生活中，他亲和
力十足，喜欢与年轻人打交
道，带领青年演员进修学习，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在年轻人面前，洪世键没有领
导和师长的架子。

当被问及坚守一线的工作
累不累时，洪世键笑着说：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感觉自
己还和年轻时候一样，有冲
劲。”

是啊，“年轻”的团长对
木偶艺术进行年轻化的升级，
收获了一大拨年轻人的好感，
也为木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积
蓄了力量，木偶文化也变得越
来越年轻。

“年轻”的团长
本报记者 王惠兵


